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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师生关系悄然发生着改变。通过对农业、工业、信息社会的师生关系演变历程的

梳理，我们发现师生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演变历经血缘、道德、行政、法律和心理关系几个阶

段；当前师生关系发展面临三方面的困境，即知识权威的丧失导致师生关系的淡漠化、虚拟场景的设置

造成师生关系的形式化、超越时空的教学形成师生关系的单向控制，因而师生关系的重构需要转变传统

师生角色，建构深层师生交往；创设多元学习环境，达成有效师生交往；重视师生教学交互，回归共生

师生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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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ormalization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he relationship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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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has changed. By combing the evolution of teacher-student relation-
ship in agriculture,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society, we find that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is 
essentially a social relationship, which has evolved through several stages of blood relationship, 
morality, administration, law and psychological relationship; At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faces three difficulties: The loss of knowledge authority leads to the 
indifference of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the setting of virtual scene leads to the formalization 
of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and the teaching beyond time and space forms the one-way con-
trol of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Therefore, the reconstruction of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needs to change the traditional role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construct deep communica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Create a diversified learning environment to achieve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ttach importance to teaching interaction be-
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return to symbiotic communica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
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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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伊始，一场肆虐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开始蔓延。目前国际疫情仍呈现逐渐攀升的不

可遏制之势，国内疫情虽然在小范围内有反弹的迹象，但总体上得到了及时有效地控制，各地教学秩序

逐步恢复。2020 年 5 月 7 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

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发明电[2020] 14 号)指出：“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已从应急状

态转为常态化”。作为社会子系统的教育领域，发展趋势逐步走向民主化与普及化，教育内容愈加丰富、

教学组织形式与方法愈加多元、教育过程由阶段性走向终身性。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及今后疫情防控的

常态化趋势，5G 技术的落地和教育信息化的进一步推进，开启了一场实质意义的教育教学变革。在此时

代背景下，我国学校落实教育部和工业信息化部“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精神，开展了大规模的

线上教育。经历了大规模在线教育的洗礼与考验，形成了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混合式教育新形态。 
疫情防控的新常态引发教与学的变革表现有哪些？对师生关系产生了什么实质影响？目前师生关系

的困境是什么？面对师生关系变革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我们应该形成怎样的认知与应对？基于以上四个

问题的思考，本文通过对师生关系历史沿革的剖析，进一步探讨传统师生关系与现代师生关系差异，分

析疫情常态化背景下师生关系存在的问题，结合新的时代背景、技术发展的趋势、师生发展的需求，回

归师生关系的本质，重塑良好的师生关系，构筑高质量的教育教学新生态。 

2. 师生关系的演变历程 

师生关系是教育教学活动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它是指教师与学生双方在教育教学过程中

为完成一定的教育任务，以“教”与“学”为中介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社会关系。师生关系的优劣不仅直

接关系着教师的专业成长与个体发展，而且直接影响着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和人格的完善，对提高教育

教学的水平与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了解师生关系的演变历程，揭示师生关系的实质，是分析新冠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632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代晶晶 
 

 

DOI: 10.12677/ae.2022.126320 2101 教育进展 
 

疫情常态化背景下师生关系的前提。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从生产力的角度被划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

社会”[1]。 
(一) 农业社会的师生关系 
农业社会即前工业社会，大约始于公元前 8000 年，至公元 17 世纪末蒸汽动力的诞生之前。从原始

采集渔猎过渡到农业和畜牧业，与此相适应的社会结构是简单的家庭劳动分工、自给自足的分散经济和

零散的手工业。漫长的农业社会历经 9000 余年，从生产关系来看，涵盖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

会 3 种社会形态。纵观教育发展的历史，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师生关系呈现了血缘关系、道德关系、行

政关系和知识传授关系的衍变状态。 
“母系氏族是以母系血缘为纽带组成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单位，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度下，人们共同劳

动，共同消费，过着平等的生活。”“生产工具的进步，使他们有更大的生产斗争本领，有更丰富的资

料来源。这些经验，不仅需要推广，更需要传授给年轻一代。”[2]可见，氏族公社时期的教育源于氏族

部落经验传授，师生关系源于亲缘族群关系。“师生关系是从人类血缘关系中分化出来的一种社会关系，

是从人类血缘关系中教育功能社会化分化出来的一种社会关系、职业关系。”[3]奴隶社会时期，人伦道

德教育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学记》被誉为“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较为系统全面地教学理论专著[4]”，
书中提出的“大学始教，皮弃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人学鼓筐，孙其业也；夏楚

二物，收其威也；未卜柿不视学，游其志也；时观而弗语，存其心也；幼者听而弗问，学不践等也。此

七者，教之大伦也[5]”为师生之间伦理道德关系的真实写照。我国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实行“以法为教、

以吏为师”的文教政策，“汉代‘察举制度’的推行，使求学成为获得权力与财富的途径，进而使师生

关系依附于皇权政治体系[6]”，集中体现了教育掣肘于政治，教育为政治服务的特点，师生关系异化为

一种行政关系。 
隋唐后延续千余年的科举制取代了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科举制的诞生将选士制度和育士制度紧

密地结合在一起。学校根据科举考试的要求来组织教学活动，学校教育成为科举考试的前提条件”[7]。
师生关系在道德关系和行政关系的基础上凸显为知识传授关系，教师作为知识的拥有者被神话，以教师

为中心，学生是被塑造或设计的对象。 
(二) 工业社会的师生关系 
工业社会始于 17 世纪末到 20 世纪中叶，持续 200 余年的工业社会不仅使人类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

把近代生产力推向了高潮，而且还创造了极大的物质财富，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在工业文明的引领下，夸美纽斯提出了班级授课制，使教育的普及化成为可能，教师作为知识与技能等

谋生手段的象征被学生敬畏，学生是被动的学习者与接受者，师生之间建立了一对多的关系；赫尔巴特

的“教师中心、教材中心、课堂中心”，把知识的学习作为教育的目的，强化了教师的中心地位，师生

关系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对于教师须保持一种被动的状态”[8]；启蒙运动和自然主义的代表人物卢梭

崇尚遵循儿童的天性，培养社会生活中的自然人；杜威继承卢梭的思想，倡导教育的“儿童中心、活动

中心、经验中心”，学生是一切教学活动的中心，教师的作用在于引导学生的学习，满足学生的需要，

而非直接布置安排学习过程。受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及 20 世纪 20 年代各种教育思潮的影响，我国新

民主主义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亦体现为“学生中心”、“实验中心”，师生关系中学生是中心，

是教育的起点，亦是教育的目的。综上，工业社会师生关系延续了农业社会的知识传授关系，经历了教

师中心和学生中心两种形态。 
(三) 信息社会的师生关系 
信息社会始于 20 世纪中叶，电子计算机的广泛使用及在此基础上信息技术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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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工业社会迈入了信息社会。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兴起深刻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第三次浪

潮的兴起，人工智能、云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加快了知识的普及和应用，知识量呈几何数增长，形成了

以互联网为媒介的信息共享平台，知识的垄断地位已被打破，使教育的过程、手段和目的都发生了前所

未有的变化。教育的普及化、民主化和创新性、学习终身化、泛在化及网络教学的选择性等特点使“教”

与“学”发生巨大的变革。信息技术的运用可以部分代替传统知识与技能的传授，但师生之间的情感交

流和人格塑造却无法通过信息技术来完成，教师由传统教育的知识传授者演变为教学活动的设计者与组

织者、学生学习活动的引导者，问题意识的启发者，教师需了解学生学习的个性需求并帮助学生确定个

性化的学习方向。学生的学习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在信息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信息社会的师生关系的建构突破了物理和人际关系构成的二维空间，形成物理空间、人际关系空间及网

络空间三者相互作用的多维度、全方位、立体化空间。 
随着教育信息化和现代化的推进，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现代教育教学关系中的师生享有既定的权

利和义务，形成了平等、自由、合作的法律关系；由于信息社会中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开放性和随意性，

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师生之间的心理与情感是信息社会师生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表现为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兴趣、理想、信念的一致性与情感的融合。因此，法律关系和心理关系的形成是师生关系在信

息社会的新发展。 
不同于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教师中心”和“学生中心”的师生关系，信息社会中“云时代的课堂

和师生关系最重要的是具有‘分布式’和‘去中心化’的特征[9]。”教学活动突破了原有的时间和空间

要求，师生之间互相学习，呈现“主体间性”的交互关系，教师与学生的地位趋于平等，教师是平等中

的首席。“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即是教学活动的主体，又是学生认识的客体；学生即是教师改造的客体，

同时又是学生自身学习活动的主体，师生双方都是主客体的统一[10]。”师生关系呈现“双主体”形态。 
回顾师生关系的演变历程，我们可以发现： 
第一，师生关系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关系，在教学中的师生关系一方面体现为知识传授关系，另一方

面体现为人际交往关系，由于受到所处时代生产力的制约及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的影响，师生

关系呈现“教师中心”、“学生中心”、“双主体”到“以人为中心”的形态。 
第二，师生关系的演变具有继承性和延续性，师生关系的发展历经血缘关系、道德关系、行政关系

至法律关系和心理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相互依存、相互渗透，构成了一个有机的体系。 
第三，师生关系的演变反应了人们对教育教学认识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在理论认识和实践过程中更

关注人的发展，凸显人的主体性，师生关系的发展“继续谋求从静态性的‘师教生学观’到动态性的‘共

生互学观’的转换[11]”。 

3. 疫情常态化背景下师生关系的困境 

疫情常态化改变教育环境和教育形态的同时，也影响着教育内容、形式、过程和结果，对整个教育

体系都产生了极大的挑战。疫情常态化加速推动了线上教学的发展，使线上和线下教学的融合教育成为

可能。学习模式从既有的固定时间与地点的学习，转变为不受时间和地点约束的泛在化学习；教学方式

正在从传统的单项知识传授变成了交互式的教学；学校形态从一群教师在围墙内的固定教室讲授，逐渐

成为教学资源在云端的知识传授大平台。 
在教与学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我们把目光聚焦教学中的师生关系可以发现，师生交流的平台突破

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即除了既定的物理学习空间，教师还可利用网络技术和资源创设虚拟学习社区，

学生可以在社区内自由地学习。常态下趋于稳固的师生关系在此背景下也发生着异化，从知识传授、人

际交往和教学管理三个方面看，疫情常态化背景下师生关系的困境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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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知识权威的丧失导致师生关系的淡漠化 
传统教育体制下典型的权威型师生关系建立在教师的绝对性权威为约束力的基础上。《学记》所提

倡的“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而后道尊，道尊然后民之敬学[12]。”赫尔巴特在其著作《普通教育学》

中也认为“在教育的其他任何职能中，……学生对教师必须保持一种被动状态[13]。”这些表明教师作为

知识的拥有者与传承者，在教育教学中拥有绝对的权威，其权威建立在教师对信息源的垄断和主导角色

的基础上，目前延续几千年的教师主导现象在一定的区域仍然盛行。然而，疫情常态化背景下，互联网

为师生双方都提供了丰富的教育教学信息，面对激增的信息源和学生学习的开放性，教师越来越难以胜

任“知识权威”这一角色。大数据、云课堂等提供了海量的网络教学资源，知识信息传递的多元化使学

生不像往常一样完全依靠教师获得知识；与学生相比，知识的技术化使教师在知识的占有量、学习速度

和更新速度上并非一定处于优势地位，若教师对新技术带来的变革和影响认识不足，教师原来所具备的

知识优势和经验优势将荡然无存甚至转为劣势，教师对学生的影响力随即减弱，学生对教师的认同度自

然变低，教师对学生的管理随即成为阻碍建立和谐师生关系的重要因素。可见，传统意义上以传授知识

为职业的教师权威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教师的知识权力地位日渐式微，师生关系逐渐淡漠。 
(二) 虚拟场景的设置造成师生关系的形式化 
新冠疫情常态化背景下在线教学成为一种常见的教学模式，在线学习网络好比一座虚拟的开放城市，

学习者可以根据各自所需使用网上资源，师生之间的教学是在虚拟学习社区中居于虚拟场景的教学。虚

拟学习社区中的学习是一种在学习者与学习者之间、学习者与教师之间的互动，是一种凝聚团队、创造

公共目标、在新领域中的经验分享，是一种由教师和学生在虚拟学习社区中逐渐获得有关学科的相似共

同经验的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关系的集合(Haythornthwaite, 2005) [14]。虚拟学习成员在网络环境下，以

共同学习知识为目的，形成人际关系的网络。质言之，虚拟场景下的师生关系是一种居于虚拟学习社区

的社会网络关系，师生之间或许认识，或许不认识，不一定了解，通过网络进行教学与思想的交流。传

统的“人–人”交往模式被“人–机–人”交往模式所取代。 
疫情常态化背景下虚拟学习超越了传统课堂边界，通过信息技术提供学习内容与虚拟的学习环境，

减少了师生的互动及生生的交流与合作，师生之间原有的实地情境交互特征被互联网技术所取代，师生

交往因虚拟空间的特性出现无力感。 
虚拟学习场景还带来了师生之间情感的缺失。虚拟场景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通过信息技术而达成，

使师生交往呈现间接化、数字化和选择性，令情感的缺失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很难实现情感品质“从

简单的对所选择的现象的注意，到复杂而又内在一致的性格和良心[15]”的培养。 
我国正处社会转型时期，交往的对象、层次、角度和方位日益多元，人际交往的功利意识不断增强，

但维系人际交往的感情和伦理观念有所淡化，交往的深度不断弱化，原本单纯而又丰富的师生交往在社

会化的进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变为经济利益关系，一部分教师把教学看作领取薪水不得不完成的任务，忽

视学生人格的培养进而使师生关系出现异化，相互信任受到冲击。学生把教师看成一个没有意义载体的

符号或名词，师生之间缺乏心理的沟通，精神上的共识与交往以及面对面的言传身教。 
交往总是在情境中开展，疫情常态化背景下非学校化的教学环境难以创设有效的教学情境。“情境

是话语展开、思想交锋的空间状态。良好的情境不仅有利于话语的展开、交往的继续、情感的互换，而

且使交往更加轻松愉快、思想自由奔放、心情格外明朗[16]。”虚拟的教学场景很难再现真实的教学情境，

教师仅凭课后作业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不足于了解学生的学情，导致师生之间教与学目标的错位，影响

师生之间的认同与理解，使师生关系流于形式。 
(三) 超越时空的教学形成师生关系的单向控制 
疫情常态化背景下线上教学为师生带来更多便捷的同时也增加了教学管理的难度。由于上课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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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及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学生可以自愿选择是否学习课程，在什么条件下学习课程，教学对学

生的约束力降低。在民主、平等、自由理念的影响下，现代师生关系的建构强调尊重学生，保障学生自

由的学习权利。借助信息技术实现的在线教学，学生并非都纳入教师的教学视野下，教师面对个人所在

电脑终端上课，难以与学生实现互动，有限地互动难以及时捕捉。“非学校化教学环境下的单向讲授型

课堂很难保证教师对学生需求做出及时、正确、有效的判断[17]”。班级授课制的教学组织形式使在线教

学异化为“单一对话”模式，泯灭了教师的激情，教师仅仅为了完成授课任务而进行教学，缺乏与学生

的交流与互动，教师对学生的学习情况知之甚少，若无较高的自律性，学生的学习态度散漫。 
面对课堂教学“主播独唱”的窘境，教师不免产生失落情绪。传统文化的“师道尊严”成为教师应对

课堂驾驭无力感的最后盾牌。为保证基本课堂教学运行，课堂教学管理中充斥着“严禁”、“静音”及“不

得”等规定，学生仅能通过有限的留言沟通渠道发声。超越时空的教学情境使教师将自己的角色视为居高

临下的“掌控者”，形成了对学生的单向控制，师生关系异化为上下级的管理关系，而非协作沟通关系。 
由于时空分离使师生处于难以直接交流与互动的差异性环境中，缺乏人文关怀和直接的师生、生生

情感交流。师生关系的单向控制，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易产生孤独感和无助感，长时间人机对话引起部

分学生的焦虑情绪，影响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学习兴趣，对学校效果有极大的负面影响，降低学习者的

自我效能感。 

4. 疫情常态化背景下师生关系的重构 

著名教育家赞可夫曾说：“就教育效果而言，很重要的一点看师生关系如何[18]。”师生关系的状态

对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产生直接影响，同时也影响着学生的认知、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疫情常态化背

景下，传统师生关系受到挑战，面对师生关系的淡漠化、形式化和单向控制等困境，当务之急需要思考

的是，师生关系如何适应伴随人的生存与发展需要而走向终身化和个性化的未来教育？因而，我们应该

重新审视作为支撑教育大厦基石的师生关系，回归师生关系的本质，进而对当前师生关系进行重构。 
(一) 转变传统师生角色，建构深层师生交往 
“互联网 + 教育”的影响让人始料未及，其涉及面广、速度快及效果显著。疫情常态化背景下师生

角色发生了重要改变，要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师生双方均需重识自我角色，明确教育教学关系中的权

责。传统意义上，教师被视为知识的拥有者和传授者，由于信息技术的影响，疫情常态化背景下的师生

角色发生了根本转变。教师由课堂的“独奏者”变为“伴奏者”，由教学的主导者变为学生学习的同行

者，由资源的使用者变为设计开发者，由知识的拥有者变为学习的引领者。教师职能亦随着教师角色的

转变发生着变化，“他必须集中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哪些有效果的和有创造性的活动：互相影响、

讨论、激励、了解和鼓舞[19]。”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并非外在游离于学生的学习，而是作为平等中的

首席参与到学生的学习中，即“教师是内在于情景的领导者，而不是外在的专制者[20]。”同时，学生不

仅仅是被动的受教育者，他是课堂的参与者，知识的建构者和主动的信息获取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

“学生是具有超越性的‘受教育者’，在师生互动的具体教育场景中，学生常常会在实际上变为‘非受

教育者’，并有可能在实际上充当‘教育者’[11]”。 
线上教育带来了师生角色的转变，形成新型师生关系观。传统的教育模式下固定的学校班级制度和

信息的不对称性使学生处于被选择的位置；新冠疫情常态化背景下的学生居于网络平台拥有大量的信息，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自由地选择教师及学习资源，实现师生的对称性选择。面对新型师生关系的确立，教

师职业存在的价值受到质疑。教师这一职业会被替代吗？师生关系会由“人与人”异化“机与人”吗？

答案是否定的。信息技术作为教育活动中的辅助手段如运用得当定能提高教学质量与效益，它替代了教

师的部分重复性和基础性工作，但为教育教学工作带来便利的同时技术也具有无法超越的“硬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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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传授领域，信息技术缺乏对学生的引导，教育教学中的人机交互模式无法因材施教，缺乏对学生信

息甄别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人际关系领域难以实现面对面的情感交流，健康人格的培育化为泡

影；教学管理领域仅能程序化执行，与“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相去甚远。可见，教师不仅不会被替代，

疫情常态化背景下的教育对教师职业和角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教师的权威在新型师生

关系形成的过程中悄然发生着变化，教师权威由教师与知识的关系被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所替代。教师知

识权威的衰落表明，疫情常态化背景下教师的权威建立在师生之间相互信任、理解，共同参与协商的基

础上，教育教学过程是师生共同探索真知的动态生成过程。当前背景下，“权威不再是超越性的、外在

的，而成为共有的、对话性的[21]”。 
因此，师生关系的建构并非预先设定好的模式，师生交往的生成性关系是建立在师生之间共同对话

与反思的基础上，理解、反思越多，师生关系就越丰富、越深化、越具有意义，达成深层师生交往。 
(二) 创设多元学习环境，达成有效师生交往 
疫情期间线上教育虚拟场景的设置使师生关系陷入虚拟化和形式化的境地。新冠疫情常态化助推了

线上教育与线下教育的融合，教育信息化背景下融合教育的师生关系又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融合教育

的模式下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是达成有效的师生交往，提升教育质量的前提。师生之间的关系不仅是知

识传授关系，而且包含了精神交往关系。从本质上看，师生之间的交往都是教育性的。为确实达成有效

地师生交往，实现交往的教育性，需要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首先，需要创设教学情境以消融师生关系的“虚拟化”。为适应社会的变革与要求，教师这一职业

的内涵已发生了改变，教师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传道、授业、解惑”者，他“并非只是传授信息，甚

至也不是传授知识，而是以陈述问题的方式介绍这些知识把它们置于某种条件中，并把各种问题置于其

未来情景中，从而使学生能在其答案和更广泛的问题之间建立一种联系[22]。”学习科学研究表明，有效

的学习并不依赖于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教学严密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习者和知识源泉之间的联系。

“数字化技术与学习内容的有机整合而创建出真实的、良好的学习环境，能有效弥补师生关系的‘虚拟

化’[23]。”由此可见，线上教学的开展需模拟真实学习情境、与学习者进行交互，落脚 24 点在于学习

环境的设置。换言之，虚拟学习环境的设置是实现疫情常态化背景下师生关系变革的基础。为了营造真

实生动的虚拟教学情境，更好地融合线上与线下教育，教师需要提升自身的素养，不断锤炼自身的信息

获取、甄别、运用能力，以信息技术、学习工具和学习资源为支撑，科学地分析学情，开展个别辅导，

实施个性化教学，不断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和学习兴趣。此外，新冠疫情常态化背景下线上有效教学

目标的达成与线下教学相比，需要不同教学策略。教师需要明确网络教学的特点，避重就轻，运用诸如

提前发布教学大纲、播放微课、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开启摄像头等多元化教学策略，使虚拟教学情境更

接近真实生活，有效利用网络教学平台的数据测录功能进行教学评价。 
其次，通过理解与对话达成教学中的“教育性”关系。师生之间教育交往的主要形式是理解和对话，

只有通过理解与对话才能实现真正的师生交流，这是在师生双方共同参与、相互吸引、相互包容、相互

接纳和共同分享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通过对话与理解，师生精神上获得沟通。“教育更重要的是引导

学生的精神发展。因此，师生关系中的精神沟通显得更加突出，通过积极的师生关系，学生获得积极的

生活体验和生活态度，并且迁移到他的同伴关系，使他与社会与他人形成积极的交往关系，将影响他整

个的人生[24]。”在精神的交往中，师生在彼此跟前都是真实而完整的人，在交往中彼此能更深入地理解

世界、理解生活、理解彼此的态度、情感、价值观。建立在理解与对话的基础上，教师能够真切地感受

到个体的独特性，能够更加信任与尊重学生。 
(三) 重视师生教学交互，回归共生师生交往 
教学质量和效果与教学方式息息相关。为推动疫情常态化背景下教学的有序开展，线上教学已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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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常见的教学形式。线上教学能解决因时空特殊性和教育情景的多样性及变化性无法进行实地教学的

问题，为师生的学习提供便利，但仍存在互动不足，沟通不力、监督反馈不畅、活动难以开展等问题。

究其根源，师生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一人唱“独角戏”，并未与学生形成真正的交互。 
1972 年由美国著名学者迈克尔·穆尔(Michael Moore)提出交互影响距离理论，解释了超越时空的远

程学中对话、结构、交互距离、学生自治的概念并解释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为跨越时空教育的独立性

学习提出新的视角，有利于学习者学习自主性的充分发挥。其中“师生对话”是指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

动与交流，关注交流的“内涵”与“质量”，而非“频次”。由此可见，学习者与教师交互、与教材交

互、与网络交互、与全班或学习小组交互、与同伴一对一交互，不仅用于课程内容讨论，还可以在课程

作业、问题解决、案例分析、实验活动等过程中加以运用。人人交互与人机交互恰当结合，能获得更为

理想的交互效果。因此，要消除新冠疫情常态化背景下师生的单向控制，学习者与教师、学习者之间的

交互是关键。 
师生之间的交往是双向建构关系的动态性、生成性过程。师生交往主要在教学活动中进行，作为教

学活动的交往性实践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建构性活动，“它是建立在教师和学生互动和交往的基础上，是

师生共同参与，并经过不断地磋商和协调达成共识的过程[25]。”这一过程中，我们必须明确师生之间是

相互依存的，师生双方在教学活动中都不断学习与成长，与杜威提出的“共同的社会生活”、“共同活

动”和“沟通”的教育价值不谋而合。“社会生活不仅和沟通完全相同，而且一切沟通(因而也就是一切

真正的社会生活)都具有教育性。当一个沟通的接受者，就获得扩大的和改变的经验。一个人分享别人所

想到和所感到的东西，他自己的态度也就或多或少有所改变[26]。”因而，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只有通过

师生主体间的交往，彼此才能展现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对师生双方来说都是学习和成长，独立

的人格才得于确认和发展；这也是一种生成性的建构，是对原有知识、能力及品格的超越。综上，师生

交往是一种动态的、非预期的、生成性的共生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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